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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岛“守蛇人”，与蛇共舞 40 年

本报记者于力、蔡拥军、崔师豪

渤海，辽东湾，碧水蓝天下船只络绎不绝。谁
曾可想，这片万里波涛过去是郁郁葱葱的平原大
陆。千万年来，潮起潮落间，一座小岛被孤立于大
陆之外。由于岛上栖息着近两万条剧毒的蝮蛇，便
被称为蛇岛。

蛇岛不大，面积约 1 平方公里，距陆地最近处
约 7 海里。记者登上“蛇岛号”执法监察艇，当船刚
拐出港口就能透过一层白纱似的海雾隐约地看到
蛇岛全貌。远远望去，树木丛生的蛇岛好似一顶灰
绿色的贝雷帽扣在海面上。“蛇岛号”行驶了 30 分
钟，穿过海雾，“贝雷帽”越来越大，颜色也由灰绿
变成了鲜绿色。

在这座遗世独立的小岛上，存在着世界上独
一无二的蛇类品种——蛇岛蝮蛇。几万年来，在这
座小岛上蛇鸟之间的斗争从未停歇，直至人类文
明涉足蛇岛之前，岛上一直维持着微妙的生态平
衡。尤其是 1931 年日本军队登上蛇岛后，人类开
始对蛇岛上的生态造成破坏，杀蛇、捕蛇、火
灾……各种各样的人祸加天灾使蛇岛上蝮蛇的数
量由几万条下降到不足一万。

“直到 1980 年，我们才意识到要保护这些物
种，成立了保护区。”辽宁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前局长孙立新告诉记者，“保护区
成立不久我就在这工作，有人开玩笑管我叫蛇岛
岛主。”与蛇共舞 40 年，孙立新与一众“守蛇人”们
亲眼见证了蛇岛蝮蛇的数量由少到多。

人与蛇鸟争天地

千万年前，蛇岛不是岛，岛上也不只有蛇。那
时，渤海与黄海还是平原，山东与辽宁也不隔海相
望，可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改变了这一切。

如今在蛇岛的周围还能看到板块断裂的痕
迹。天塌地陷，海水涌入渤海地区，分割了辽东半
岛与山东半岛的同时，也将渤海平原上一座小山
峰变成了如今的蛇岛。

那场地震几乎让岛上所有的动物灭绝，慢慢
地，岛上能看到的飞禽走兽就只有善于忍饥挨饿
的蝮蛇和会飞的候鸟了。

而人类文明对蛇岛的影响，可追溯到清朝。
打鸟、吃鸟、斗鸟是老铁山地区百姓们世代相

传的习俗。清代地方官府也曾在老铁山地区招募
专门打鸟的猎户。清人杨同桂所著《沈故》中，记载
着“金州厅旅顺口一带有雕厂数十座，取供京师以
备羽扇箭翎之用”。

在候鸟迁徙的路线上，大连蛇岛老铁山地区
是它们的必经之地。南下的候鸟们在跨越黄渤海
到达山东之前，需要在这辽东半岛的最南端歇歇
脚再上路。而候鸟正是蛇岛蝮蛇主要的食物来源
之一，“可以说候鸟的多少直接影响着蛇岛蝮蛇的
数量，这是一条生物链。”孙立新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蛇岛蝮蛇的命名者赵尔宓
教授曾指出，老铁山的存在是蛇岛存在的前提，鸟
的栖息地减少或没有了，鸟也就少了或没有了。没

有鸟，蛇失去食物来源自然也就不能生存了。当初
国务院将老铁山和蛇岛合并设立一个保护区，其
用意也就在此。

记者登上蛇岛看到，栈道两旁的树木非常茂
密，蝮蛇灰色的皮肤让人从远处根本分辨不出树
枝与蛇。一旦不小心被咬，如不及时处理，会有生
命危险。

蛇岛蝮蛇毒性强，当它捕食鸟类时，将蛇毒注
入其体内，5 分钟左右便可将猎物杀死。辽宁省蛇
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科科长王
小平说：“蛇岛蝮蛇在毒性大的同时，也被认为具
备药用价值。”王小平道出了蛇岛蝮蛇近百年来屡
遭人祸的原因。

“人们喜欢用蛇来泡酒、治病。加上保护区成
立之前管理不规范，发生火灾、泥石流等自然灾害
时，蝮蛇的种群数量也会遭到破坏。”王小平说。

在蛇岛老铁山这片区域，几十年来一直上演
着人与蛇鸟争天地的悲剧。

据记载，1937 年，日本人捕蛇 7000 余条运往
中国台湾，将其制成蛇酒出售。

1946 年，苏联军队为修建靶场，派遣部队登
岛除蛇，杀死蝮蛇若干。

1958 年 6 月，蛇岛发生火灾，火势延续了 7
天才被全部扑灭。事后旅大市麻风病防治所发现
死伤蝮蛇 2000 余条。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蛇岛因无人管理，滥捕滥
猎、经营蛇酒生意的现象十分严重。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对蛇岛蝮蛇种群数量的
历次考察结果都在 1-5 万条范围内。在经历了数
次破坏后，1982 年，辽宁省环保局组织了 20 人的
蛇岛考察队，采用标志重捕法在春、秋两季对蛇岛
进行调查。估算出蛇岛蝮蛇种群数量在 9000 条左
右，降到有历史记录以来最低。保护蛇岛蝮蛇，迫
在眉睫。

接下来，便有了“守蛇人”们与蛇共舞 40 年的
故事。

与蛇共舞的“守蛇人”

“你怕不怕？”这是蛇岛上的“守蛇人”们被问
过最多的一句话。

孙立新没有直接回答，对记者说：“如果被蛇
咬到了手指，一般情况下会从手指一直肿到手掌、
手臂，如果治疗不及时毒素就会顺着血液到达心
脏然后死亡。”孙立新说第一次上岛时他穿着防护
衣，绑着厚厚的护腿，戴着电焊手套，全副武装还
不够，再拿一根棍子才敢上去作业，“那是我第一

次上岛，能不怕吗？”
“我还记得孙哥第一次带我上岛，看到草丛里

密密麻麻的蛇在蠕动，头皮都发麻。”王小平表示
几乎每一位登岛的人都有这样难忘的“第一次”。

背着摄影器材，记者一行人艰难地走在蛇岛
陡峭的栈道上。时间到了中午，海雾已经散去，毒
辣的太阳烤在背上，使人体内的水分迅速蒸发。眉
毛已阻挡不住汗水向眼睛进攻的势头，由于手拿
器材，腾不出手的记者便任由汗水落入眼眶，刺痛
火辣，好不折磨，每迈一步，都是考验。这条路，“守
蛇人”们每天都要走一遍。

“看，这有一条。”王小平话音未落，记者们便
纷纷警觉了起来，向王小平指的地方望去。由于土
灰色的蝮蛇与树枝颜色极其相似，盯了半天仍未
见其踪影。

人在全神贯注时，精神自然是高度紧张的。明
知有蛇却不见蛇，记者的汗毛根根竖起，周遭环境
哪怕有一丝风吹草动，都会变得极为敏感。

“蛇在哪呢？”记者正这样想着，隐隐感觉后脖
颈传来一丝凉意。

“什么东西？！”方才积攒下来的紧张和恐慌情
绪一瞬间迸发出来，在求生欲的促使下，记者被吓
得一激灵，大叫着跳开了原地。

“你是自己吓自己呢！”同行人员都笑了起来，
“你后边除了树枝就是树叶。”

王小平说很少有人天生不怕蛇，“但蛇岛蝮蛇
的性子其实挺温顺的，因为它在这里少有来自天
敌的威胁。你不惹它，它是不会主动咬你的。”说着
王小平便用捕蛇钳从一根树枝上抓到了一条蛇。
他用大拇指与食指将蛇嘴轻轻夹住，做起了科普。

“你看蛇的头上有两个颊窝，它就像我们发明
的热成像仪，能够在十分之一秒内分辨出千分之
一摄氏度的变化，还能确认放热物体的远近和大
小。蛇的视力听力都不好，它是靠这个来捕食的。”
王小平说。

每年只有夏秋两季候鸟迁徙路过蛇岛时，蝮
蛇们才能“开饭”，所以蛇岛蝮蛇比大多数蛇都要
“懒”。不仅要冬眠，也要夏眠。为的是节省体力，让
自己能活到下一次候鸟迁徙季。

由于蛇岛蝮蛇以吃鸟为生，进食时尖锐的鸟喙
经常会划伤蛇嘴，因此蛇岛蝮蛇最常得的病是口腔
炎。口腔发炎的蛇张不开嘴，就只能等死。“守蛇人”
们这时会掰开蛇嘴，涂上紫药水为它们治疗。

“干这种活戴手套还不方便，蛇嘴太小了，隔
着一层手套根本没法操作。”孙立新前前后后被咬
了十多次，现在已经产生了抗体，“后来再咬我都
没事了，我现在敢光着脚穿拖鞋上岛。”

每一位“守蛇人”在面对毒蛇时，总是有着
令外人难以理解的淡定。王小平的经历告诉记
者，这份淡定是被折磨出来的。

“我一直告诉自己这辈子不能再被蛇咬了，
实在太遭罪了。”王小平向记者讲述他第一次被
蛇毒折磨的经历。

“刚开始像针扎一样，没太大感觉。两个小
时后到医院时，胳膊像充气一样渐渐肿起来，最
终到了腰部。”王小平说，“从来没有比这更疼的
疼，是想将胳膊砍掉的疼。蛇毒作用于血液循环
系统，毛细血管破裂，体液逐渐流出，聚集在皮
下，像要将皮撑破一样。是一种肿、胀、憋的疼。”

医生用针头在王小平的手指缝中扎下去，
做穿刺放血减压。扎下去的瞬间，血水喷出半米
远，“那一瞬间我感觉特别舒服”。在医院待了
17 天，王小平出院了，手上蜕皮好几次。由于当
时血泡阻塞了指尖神经，没有及时疏通，现在王
小平那根被咬的手指还是麻木的。

在被咬后的第十年，王小平包了饺子，庆祝
这十年间没再被咬过。

“在岛上其实没人逼你干活”

从怕蛇到爱蛇，守蛇人们这 40 年来的辛
苦，一言难尽。去年退休的孙立新，其个人社交
媒体账号上的签名写着“我爱蛇岛 从未离
开”。这句宣言的背后，藏着太多的故事。

1982 年蛇岛蝮蛇数量降到历史新低，保护
区对蛇岛及其附近海域实施封闭式管理。为了
防止偷猎，便于观察研究蝮蛇习性，保护蛇岛生
态环境，守蛇人们常年住在岛上。“有一年我在
岛上一共待了 240 多天。”那一年三分之二的时
间孙立新都在岛上度过。

蛇岛蝮蛇耐饥不耐渴，它们可以长期不吃
饭，但不喝水就很容易死亡。岛上没有淡水，蝮蛇
靠喝雨水或露水为生。1989 年的蛇岛曾经三个月
滴水未降，一万多条蝮蛇生命垂危。守蛇人们买
来 800 多个水盆，用巡逻船一趟又一趟地往返于
蛇岛与大陆之间。当水盆运送到位，几乎全岛的
蛇都出洞喝水，场面之壮观令孙立新难以忘怀。

“不光蛇喝不上水，有时我们也喝不上水。”
当海上风浪太强补给运输不上来的时候，守蛇
人们没有淡水喝就只能忍着，“有一次实在受不
了了用海水煮饭，又咸又涩，难吃死了。”

经历了 800 盆水的事件，保护区在岛上挖
了一口井，修了好几个蓄水池。从此吃水便不再
是问题。

从小舢板到现在几百马力的监察船，从晚
上睡觉都能看到蛇闯进来的漏风铁皮房到如今
的三层独栋小楼。40 年过去，守蛇人们经历了
五代船、五代房，工作环境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条件比以前强多了，上世纪 80 年代的守岛生
活太寂寞。”孙立新说晚上广播电台播放的文艺
节目是他们当时唯一的娱乐。

“在岛上其实没人逼你干活，你想搞研究或
者混日子都可以，但孙哥给我们立了个好榜
样。”王小平说，每个人来这里都被孙立新干一
行爱一行的精神折服，爱上了这行也就爱上了
蛇岛，爱上了蛇。在蛇岛科研人员共同努力下，
40 年来保护区主持参与了相关课题研究 22
件，发布中英文论文近百篇，蛇岛蝮蛇的种群数
量近十年来也一直稳定在两万条左右。

悉尼大学教授理查德·夏因（ R i c h a r d
Shine）曾与孙立新一同登上过蛇岛，他表示如
此封闭而狭小的地方能维持数量如此庞大的
捕食者是非常神奇的，“这样一种捕食方式是
如何独立演进的，本身就对演化过程提出了很
多问题，从而使小岛成为天然的实验室，帮助
我们理解捕食者和猎物之间生态互动关系的
形成过程……在公众教育、生态旅游以及科学
研究和国际合作方面，蛇岛都有着巨大的潜在
价值。”

“今年保护区还要做一次数量调查，预计秋
季会完成全部工作。”虽然已经退休，孙立新还
是参加了今年 5 月开始的调查工作。这名“老
兵”在目前的调查工作中标记了两百多条蛇，这
个成绩在全保护区内排名第一。

在退休时的离别感言里，孙立新这样写道：
“38 年，见证并亲历了我国自然保护事业的建
设与发展，以毕生之所学所长、毕生之心血情
感，都投入、都奉献给了自己深爱的国家，深爱
的生态文明事业，深感欣慰……”守蛇人爱得深
沉，一字一句，力透纸背。

蛇岛，何去何从？

蛇岛老铁山这片保护区，核心区面积有
3565 公顷。而如今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在职的员工仅 26 人。这么一大片区
域，这么点人，怎么管？

为了保障蛇和候鸟不被捕杀，在自然保护
区的核心区严禁外人进入，由于保护区面积太
大，工作人员们一人身兼数职都不够用，所有人
都是既护蛇又护鸟。“我们也在发愁，人手实在
是不够，有时不得不借助志愿者们的力量。”辽
宁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
林希震说。

借人终归不是长久之计，为解决此困境，守
蛇人们对蛇岛老铁山保护区的未来做出了一些
畅想——建立数字化自然保护区。

“在管理、科研、宣教这三方面我们提出了
将保护区数字化的设想。”林希震说，打算构建
数字化监控管理系统，通过在路口设置无人管
理哨卡，对外来想进入保护区的外来人员进行
管控。如果设置有人哨卡，派两位工作人员在那
驻扎的同时还要盖房子，更费人力财力。

“同时我们也研究了数字化科研系统。通过
红外线摄像头来对蛇岛蝮蛇的生活习性进行观
测研究。目前系统的软件正在研发，预计明年可
以完成。”林希震说。

“还有一方面是数字化宣教。我们保护区有
一座蛇岛博物馆，但因为建得比较早所以馆内
设施都很陈旧了，不利于吸引年轻人来观赏。通
过翻新博物馆，利用更先进的 3D 影像、声光电
多媒体等技术，让游客有更好的观赏体验，从而
扩大蛇岛老铁山保护区影响力，让护鸟护蛇的
观念更深入人心。”林希震表示博物馆只是数字
化宣教的一方面，在有捕鸟传统的几个村设置
LED 屏幕，播放爱鸟护鸟的宣传片，也是数字
化宣教的内容之一。

林希震说：“不能小看宣传教育的作用，老
铁山地区有捕鸟吃鸟的习俗，将人们的观念扭
转过来，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保护区是一件一劳
永逸的事。”

与偷蛇人斗、与捕鸟人斗，更要与滥捕滥
杀、破坏生态环境的思想观念斗。这场人、蛇、鸟
之间的大戏，仍未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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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小时内，能否用双脚走遍成都、洛阳、南
宁、湖南、湖北，甚至像前人那样看尽长安花、回到
奉天城？只要你来到香港，实现这一切“轻而易举”。

在高高低低、曲折蜿蜒的香港街道上行走，
不期然会遇见诸如太原街、厦门街、广东道等街
道名字。这 60 多条以内地省市命名的街道，给初
到香港的内地人以惊喜。这些街道，部分地呈现
了香港历史的发展轨迹，见证了香港与内地的紧
密联系。

街名里的“贸易史”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位于上环的苏杭街，
一百年前因靠近海边有很多内地商船在这里装
货做转口贸易，其中有不少来自苏州和杭州的
丝绸布匹，于是，不少商家便在这里开了卖丝
绸、花边、纽扣等的小店，十分热闹。苏杭街生意
盛极一时，夜市也相当繁华，当时有“夜中环”的
称号。

一个雨后的下午，记者来到苏杭街，街道两边
有日式食店、杂货店和水果店。从街的这头走到那
头，虽然没有找到与杭州丝绸相关的商铺，但正在
营业的有上百年历史的香港老字号“源吉林”茶叶
店，依然提醒着苏杭街昔日的繁华。

上海与香港商业关系十分密切。1941 年香港

被日军侵占后，工业全面停顿。1946 年到 1949
年，大批上海人肩扛皮箱，匆匆来到遭受战争创伤
后的码头，给香港带来了纺织业所需的资金、技术
和机器，带动了香港工商业的蓬勃发展。位于油尖
旺区的上海街就是当时繁华盛景的缩影。

上海街是九龙区最早发展的商业街，这里一
度是水陆交通枢纽，国内国外、水上陆上的商品均
在此进行贸易，金店、商铺、食肆一家接一家，人来
人往，热闹非凡。旺角码头于 1972 年停用后，填海
工程使海岸线越离越远，上海街从此也由盛转衰。
2008 年香港市政局开展上海街保育活化项目，重
修活化有百年历史的唐楼及上世纪 60 年代的建
筑，称作“618 上海街”，原汁原味地展现当年上海
街商铺林立的情景。

香港早期以内地城市命名的街道大多与贸易
活动有关。1842 年英国侵占香港后，英国的颠地
洋行等纷纷在海边建立码头和货仓。当时颠地洋
行与中国内地沿海贸易的港口，主要是厦门与汕
头，所以码头分别被称作厦门码头和汕头码头。后
来，大规模填海之后，当初的码头位置成为内陆，

附近的两条街道因此分别命名为厦门街和汕头
街。这两条街是香港较早以内地城市命名的街道。

厦门街全长只有 100 米，西面是汕头街，东面
则是利东街，南接皇后大道东。现在的厦门街上开
设了许多时尚新潮的食店；汕头街则稍显落寞，街
上挂着“窗帘中心”“工程中心”等繁体字广告牌，
街上少有行人。街口一棵高大的榕树，枝叶繁茂，
给人以生命蓬勃之感。

中西交汇的独特街景

色彩缤纷的电车，风格迥异的中式、西式建
筑，汇成了香港独特的城市街道文化景观，也凸显
了东西方文化在这里的汇聚与融合。

据香港历史博物馆名誉顾问郑宝鸿介绍，为
应对街道起初命名时遗留的重名问题，政府于
1909 年把九龙一些街道重新命名，例如将花园道
改称汉口道，麦当奴道改为广东道，山街改为长沙
街，差馆街改为大沽街等。同时，又把油麻地填海
建成的几条东西走向的街道改用与香港有贸易关

系的内地省市名，分别为甘肃街、北海街、宁波
街、南京街。

广东道是香港九龙油尖旺区的一条主要道
路，跨越旺角、油麻地及尖沙咀三个区域。如今，
广东道西端毗邻西九文化中心的首个地标式表
演艺术场地——戏曲中心，与高铁站也相距不
远，广东道因而成为一条十分繁忙的交通要道。

在油尖旺地区，有一批以内地省市命名的
街道。从天津来港访学的吴小姐说，第一次来香
港时，在旺角见到“山东街”的白底黑字路牌，激
动不已。沿着街道走了两个来回，虽然没有找到
与她老家山东有关的商铺，但仅凭“山东”这两
个字，就让她对这条街产生了亲切感。每次来香
港，她都会到山东街转一转，吃一份榴莲班戟，
喝一杯咖啡奶茶。

在土瓜湾，也有数条以内地省市命名的街
道，如山西街、浙江街、江苏街、安徽街等。但正
如香港地名专家饶玖才在《香港的地名与地方
历史》所说，这些街道的命名，是香港各个发展
阶段的“零碎”产物。

由“洛阳纸贵”命名的洛阳街

在香港，“街”和“道”有不同的含义。据上世纪
60 年代香港市政局遴选街名委员会的街道命名
指引，“街”指市区楼房前面的路，“道”指市区或新
界的大路，而“坊”或“里”则指环形的道路。

香港仔位于香港岛的西南部，是香港最大的
渔港，香港仔的发展历史，因而也与渔业和工业
相关。据饶玖才记述，1905 年，有位商人在香港仔
海边开办大成纸厂，后来纸厂停办，厂房改建为
居民楼，街道命名时，就以成语“洛阳纸贵”而命
名为洛阳街。随后，邻近的几条新建街道，也顺势
以内地的六个省市命名，分别为西安街、成都道、
奉天街（沈阳旧称）、湖北街、湖南街、南宁街。

这几条街都不长，成都道只有 200 米，最短
的是奉天街，只有 50 米。记者只用了半小时，就
轻松“逛完”了这六个“省市”。

以内地地方命名的街道多以“扎堆”的方式出现。
在繁华的铜锣湾，有四条街道是以广东的四个县
来命名。19 世纪 40 年代，广东新会商人在开发铜
锣湾时，分别以开平道、恩平道、新宁（今台山）道和
新会道来命名利园山附近的四条道路。其中的恩
平道是铜锣湾的一条名店街，遍布时尚名店，是观
光客扫货的必到之地。（新华社记者王一、娟闵捷）

香港街名里的“华夏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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